
欢 乐 的 “石头 ”
（ 汉 中 ）　党建锋

“ 石头 ”今年二十 出 头 ，是典型的 90
后 。他姓 石 ，长 得 黑 瘦结 实 ，一 笑脸 蛋
浑 圆 、眼 睛眯成 一 条缝 ，就像块欢乐 的
石头 。相熟之后大家开玩笑就叫 他 “石

头”，这个绰号亲 切好记 ，也符合他的性
格 ，“石头 ”便默认 了 。

“ 石头 ”是 去 年 刚 过完年进厂 的 ，据
他说之前早 已在南方打工 N年 。他高 中
没毕业就干脆退学 了 ，感觉不太适应学

校那种读书环境 。我 问 他 ，那打工环境
适合你呀？“石头 ”一 听乐 了 ，没错 ，他喜
欢 打 工 。晚 上 不加 班 时 在 休 息 室 看 电

视 ，新 闻 画 面 上 乌泱乌泱 的年轻人就像
羊群一样聚集在 南 方某招工企业 门 前 ，

办完简单手续即可 进 厂上班。“石头 ”感

慨地说 ，他就是从那阵势中过来的 。
“ 石 头 ”干 活 是把好 手 ，动 作利 索 、

准确 ，不怕吃苦 ，只要把任务交给他 ，肯
定能在最短时 间 内 干完 。他学得快 、记

性好 ，没多 久就掌握 了 工艺操作的各方
面 要 求 ，现在 每天干活速度甚 至 比班长
还快 ，工 时又 高 干 活质 量 又好 ，惹得 在
厂 里 干 了 十 来 年 的 班 长 都 眼 热 地 说 ，

“ 石头 ”天生就是当 工人的好料 。

一 说 起 干 活 ，“石 头 ”嘴 上 就 闲 不
住 ，跟你聊 他 在 南 方 打工 的见 闻 ，最短
一个月 就换一 家单位 ，最长坚持 了 一年
半 。那 些 厂 里 干活 的 大部 分都 是像 他
一 样 的 年 轻 人 ，整齐划 一 的 流水线 ，有
些工序工人坐 着 干活 ，有 些 则 要始终站
着。“石头 ”说他 喜欢站着干活 ，与 其 每
天坐八九个小时 ，他 宁 可站着加班十个
小 时。“石 头 ”的 话 是切肤之谈 ，他 的 那
些 年轻的 工友 ，坐着干活的人很 少 能坚
持 两 年 ，年纪轻 轻都 坐 出 腰椎 间 盘突 出
了 ，只 好辞工换厂。“石 头 ”狡黠地转 着
眼珠 ，嘿嘿笑着 说 ，打工不是卖命 ，身 体
是本钱呀 。

没 多 久 ，“石 头 ”就成 了 班上干活 的
大拿 。他好像也天生 一 副热心肠 ，班上
来 了 新工 友 ，他 总 喜欢 帮 两 把 ，班长便
安排他 当 带徒师傅。“石头 ”很 兴奋 ，这
恐怕是他有生 以来第一次 当 别人 的 “师

傅”。面对徒 弟 的笨 手笨脚 ，“石头 ”耐

心地站在边上指导 ，他 自 己 的活先撂 下
不干 ，教会徒 弟 变成第 一 要务 了 。看得
出 来 ，“石 头 ”喜 欢 徒 弟 尊 敬 自 己 的 目
光 ，他也 喜欢 陶 醉 在班上浓郁的 有 亲情
味 的 、有集体荣誉感 的工作环境 中——

欢快 、愉悦而相互支持的工作氛围 。
“ 石头 ”曾 吐露 ，他之所 以 不愿意再

去 南 方 打 工 ，不 是嫌路远 ，而 是觉得没
人情味。“那边的工厂管得死 ，工友们干

半 年 活 还 谁 都 不 认 识 谁 呢 ，干 得 没 意
思。”石头感慨地说 ，当 初他是跟本村的
一 位 族 亲 一 块 去 的 ，俩 人 相 互 有 个 照

应 ，那位族亲 回 家 结婚不 干 了 ，他 也就
回来 了 。

上个月 班长休年假 ，代理班长 自 然
落到 古道热肠 的 “石头 ”身 上 。他 白 天

给组员们分配各种生产任务 ，跑上跑下

给调度室递交工时统计表 、生产安排表

等各种表格 、数据 ，自 己 忙得没 时 间 干
活 ；下班后工友们都 回 家 了 ，车 间 里才
见他趴在操作 台 前兢兢业业地干着 自
己那份工 。踏实 、勤奋的 “石头 ”都让大

家感慨 ，这小伙子不错 。班上一 位女师
傅开玩笑地说 ，看 “石头 ”这 么 踏实 ，给
小伙子介绍个对象呗 ！“石头 ”听 了 腼腆

地嘿嘿笑 了 ，这 时你才意识到 ，他这二
十出 头的小伙子 ，还是个青瓜蛋子呢 。

平时车 间 生产任务重 ，加班多休息
时 间 少 ，不 少 工友抱怨。“石头 ”反 而 高
兴 ，他业余爱好少 ，不抽烟不打牌 ，与 其
躺在宿舍无聊地捱 日 子 ，他倒 真心喜欢
跟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地加班干活 。

按照 社会上的分类 ，“石头 ”算是 90
后新生代农 民工 ，如果他算是他们之 中
的代表的话 ，我从 “石头 ”身 上看到 了 某
种令人 感动 的 东 西。他踏实 、热 心 、勤
劳 、快乐 ，不 浮躁 、不焦虑 ，勤勤恳 恳地
干活 ，踏踏实实地 、以他 自 己 的方式成
长 。他有 90后 年轻人 的朝气和 向 上的

精神 。这 让我觉得他们 正 以 自 己 独特
的方式成长 ，在践行着 自 己 这代人某些
未知的使命……

愧 疚
（ 渭南 ）　豆宏庆

母 亲 离开人世 已经五 年 多 了 ，然而

我至今都无法原谅 自 己……
母 亲 去 世 的那一天 ，也就是我 去异

乡 的 第 七天 。然 而未 曾料到 我 刚 前脚
走 ，后脚母亲永远地离开 了 我 。那天 ，当
电话里传来大哥的哭泣时 ，我 的脑子里
顿 时成 了 一 片 空 白 ，接着我哇的 一声大
哭起来 ，泪 水像决堤 的 长河 ，奔涌而 出 。
我什 么都来不及收拾 ，就踏上 一趟最快
的列车 。然而我还是迟 了 ，我 已永远地
看不到我的母亲 。

后来大姐告诉我 ，母 亲 在 临去 的 时

候 ，还 在 念 叨 我 的 名 字 。闻 听 此 语 ，我

失声 痛哭 ，都怨我 这个不 孝 的 儿子 ，让

母亲带着永远地遗憾离开 了 人世……

想 我 工作于千里异乡 ，每年 也 只能
春节回家一趟。坐一天的车 ，回到家时多

数是天色 已晚 ，于是我拍着 门大喊：“娘 ，
娘……”这时早已上了炕的母亲立即辨出

了 我的声音 ，一边急忙应着 ，一边又顾不
及穿好鞋子就来为我开门 。进了屋来 ，母

亲总要细细打量我一番 ，见我胖 了 则喜 ，
瘦 了 则忧 ，又顾不得多说什么 ，便又急急
忙忙地为我去烧水做饭 。

母 亲平 日 里是一个沉默 的人 ，但在

我 回 家 的 日 子 ，母亲 的话语 却就格外多
了 起来 。每到 晚上 ，我总是喜欢睡在母
亲 的屋子 ，而 母 亲 呢 ，也 喜欢坐在 我 的
身 边 ，问 我 的 工作 ，问 我 的生 活……母
亲 细细 唠 叨 着 ，说 这 说那 ，而 我大 多 也
在 母亲的话语中进入梦乡 。

在 乡 村 ，母 亲 是 一 位 十 分 厚 道 的
人 。在 我 的记忆里 ，她从不说乡邻之长

短 且 宽 于 待 人 。母 亲 一 生 非 常 节 俭 。

她的 一件衣服总是 穿好几年 ，吃饭时不

小 心 掉 在桌 上 的 面条 ，她都舍 不 得丢 。

记得逢年过节 ，兄妹都要给她 一 些零用
钱 ，可她总是不要 ，说：“老 了 ，要钱做什
么 ，有 吃 有 穿 的。”勉强地要 了 ，也是舍
不 得 用 ，用 纸 包 好 ，悄 悄 地 压 在 箱 底 。
母亲去世前几个月 ，我给 了 母 亲 300元
钱 ，直 至 母亲 去 世 ，她 却分文没动地放
在箱子里 。

五年 了 ，然而我每每想起这些 ，就依
然愧疚 ，我知道我今生都不会原谅 自 己 ，
因 为 我 欠 母 亲 的 实

在是太多太多……

追妻忆记
（ 西安 ）　左鹏

屈指 算来 ，我和夜大的 妻子结婚 已

经整整 8年 了 。说起来 ，真 是 可 笑 ，我
这 个铁路职工 当 年 上夜大 的 目 的 只 有

一 个 ，就 是 找 个 对 象 。没 想 到 一 不 小
心 ，把 压 根 没 有 瞧 进 眼 里 的 妻 子 给
“ 捡 ”了 回来 。

那 时 ，我技校 毕业 不 久 ，被分配到
一个远离城市 ，只 有十个人 的 西户铁路
支线 上 的 四 等 小站 。由 于 父 亲 患 有 尿

毒症 ，依 靠血 液透析维持生 命 ，朝 不 夕
保 的现状 ，迫使 我 早 点 成 家 立 业 ，万一
父亲走 了 ，也不会太遗憾 。

于是 ，我 的个人 问 题很快成为全家
的焦点 ，为 了 解决我的终身大事 ，亲戚朋
友们不断地张罗着给我介绍女朋友 。可

人家一听是处在一个不知名小站的铁路

职工 ，更糟糕的是家里一贫如洗 ，父亲患
有绝症 ，还要供养年幼的弟弟上学 ，连面
都不见 。更可气的是 ，同 样是铁路职工
的子女一听我是搞运转的 ，一句 “好女不
嫁行车郎 ”拒绝得干干净净 。

那时候还不兴 网络交友 ，沉浸在 《平
凡的世界 》中 的我报考 了 西安市广播 电

视大学 。我寻思着 ，“书 中 只有黄金屋 ，
书 中 自 有 颜如 玉。”我 一 定要把 自 己 的

“ 田 晓霞 ”找出来 。

很快 ，我 的 学 习 能 力 全 面爆发 ，各
门 功课名列 前 茅 ，再难的成本会计 、高
等数学 、财务 管理我都不 在话下 ，自 然
成 了 班上不 少 美眉 关注的焦点 ，我也常
常沉浸在这种片刻的幸福之 中 ，自 然没
把相貌平平的妻子放在眼里 。

毕 业 前 ，老 师 安 排 我 们 做 会 计 实
验 ，好 多 人都要跟 我 一 组 ，偏偏老师把

我 和 她 分 在 了 一 组 ，把 我 暗 恋 好 久 的
“ 田 晓霞 ”分 到 了 别 的 一 组 ，我 一 急 大
喊 ：我不和李智芳 在 一 组 。她 也大喊 ：

我 才 不跟他 在 一 组呢 。老 师 说什 么 都

不给我们调换 。我这才发现 ，她做的财

务报表 、账簿远远在 我之 上 ，让我顿生

好感 。

就这样 ，我们慢慢熟悉 了 。直到 有

一天 ，一 位 同 学给我们 两 人 穿针 引 线 ，
安排 了 一 次见 面 。我 当 时直截 了 当 地

把 父 亲 的 病 、家 庭 经 济 情 况 一 股 脑 倒

了 出 来 。几 次 不 成 功 的 交 友 介 绍 ，给

我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心 理伤害 。我 当 时就

想 ：绝不 等到 两 个人 感情深 了 再表 白 ，
那 样 对 方 受 到 的 伤 害 更 大 ，做 人 也 太
自 私 了 。长痛不如短痛 ，如 其 这样 ，倒
不 如 第 一 次 见 面 把 话 说 清 楚 ，免 得 害
人害 己 。

听完我的介绍 ，她简直惊呆 了 ，嘴 巴
大得合不拢 。她怎么都无法想象 ，我这
个终 日 里豁达乐观 、爱说爱笑的人 ，背后

居然有着这么离奇的经历 。

谁知道 ，就在我转 身 离开时 。她却
淡淡地说 ：谁能没有病呢 ，她不怕 。就这
样 ，从见面到结婚 ，三个月 的 “闪 婚 ”加
“ 裸婚”，她成 了 我这个无房 、无车 、无存

款的铁路职工妻子 。

婚后 ，因 为 没 有 房子 ，我们 聚 少 离
多 ，分别蜗居在双方父母家 。我一 门 心
思扑在工作上 ，从扳道员 、信号员 、车站
值班员 、安全员 、技术员 、宣传助理 ，直到
党 群办副 主 任 。妻子始终与 我风 雨 同

舟 ，默默支持着我的工作 ，分享着我的成
功 ，我的失败 。

如 今 ，我们 这对 同 班 同学 夫 妻 ，常
常 拿夜大 的事情 打趣拌嘴 。我常常在

梦 里 闪 现 那 个 终 身 难 忘 的 夜 晚 ，耳 畔

回 响起 妻子那句 ：

我 不怕……

我 的农 民父亲
（ 山 东 ）　董国 宾

父亲在土里刨食 ，春播秋收 ，锄草施

肥 ，一 辈子 与 庄稼 打 交 道 ，是个地地 道
道的农 民 。

记忆 中 的农 民 父 亲 ，只 出 过 两 次家
门 。

第 一 次是在我上大学的 时候 。那时

我学 习 很 用 功 ，不 知 不 觉 中 ，发现 视 力
在 下 降 ，于 是就给家 里 去 了 一 封信 ，说
汇点钱过来 ，买一副 眼镜 。

同学们在上课 ，老师认真地讲 ，同学
们认 真地听 。谁也没想到 ，一 位老汉竟
推 门 进 来 ，愣愣 地站 在 门 口 ，目 光 不 停

地在教室里扫来扫去 。他衣角 卷 曲 着 ，
手里拎着一 个鱼鳞袋 ，刀 刻 的皱纹爬满
了 粗糙的脸 ，浑 身 上下散发着 乡 土 的 气

息 ，骨子里却透着硬朗和康健 。他不 是

别人 ，正是我的农 民父亲 。
宿舍里 ，父 亲一把把我揽过来 ，急切

地说 ，孩子 ，快让父亲看看 ，眼 睛到底咋
啦 。我 先 是 一 惊 ，接 着 “扑 哧 ”笑 出 声
来 ，一 字 一 句 地 说 ，就 是近 视 眼 。你没

看 见 ，好多 同学都戴着 眼镜呢 。父亲得
知 我 眼 无 大碍 ，才 长舒 了 一 口 气 ，微笑
着拿 出 一 些枣子和柿子给我 。我很后悔

没有 在信里把话说清楚 。这事听起来虽

有 趣 ，却 让 我 感 到 了 温 暖 ，也 更让 我 记
念和怜惜 。

还有一次 ，父亲离开家乡 ，是去 年春

播的 时候 。

在 朋 友 的 帮 助 下 ，我开 了 一 家 羊 汤

馆 。刚 开 业 那 会 儿 ，生 意还 说 得 过 去 ，
后来一天不如一天 。父亲听说羊汤馆生
意 不 好 ，忙 完 农 活 ，就 急 急 赶 到 城 里
来 。父亲来的第三天 ，我就去外地 出 差
了 。临走对父 亲 说 ，要 半个 月 我才能回

来 ，羊汤馆的事你先照应着 。

父亲没文化 ，更不懂经营和管理 ，可
在 半 个 月 的 时 间 里 ，濒 临 停 业 的 羊 汤
馆 ，硬 是让 父 亲 给盘 活 了 ，纯收 入 一 天
比一天增多 。

出 差回 来 后 ，我惊 奇 地 请 教 父 亲 。

父 亲 手一摆 ，淡淡地说 ，小本生意 ，不要
指望一 口 吃个大胖子 。羊 肉 汤按成本卖
给顾 客 ，一 分钱 不 多 收 ，搭 些 功 夫 不 算
啥 ，我们只 赚酒钱和菜钱 。咱 对得起顾
客 ，顾 客 才 乐 意 到 咱 这 里来 。别 说 ，父
亲 的 办法还真灵 ，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

起来 ，四面八方 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 。
其实 ，我 的 父 亲是农 民 ，没文化 ，只

懂得锄 草和 种地 ，哪懂什 么 经 营 之道 。
只 是 ，无 论 对 家 人 还 是 对别 人 ，父 亲 心
里 装 的 总 是 慈 爱

和宽厚 ！

土耳其地震已造成279人死亡
土耳其 副总理兼政府发言

人 阿 林 奇 当 地 时 间 24日 在 安
卡 拉 表 示 ，在 该 国 东 部 地 区
的强烈地震 ，已 经 造成 279人
死亡 、1300人 受伤 。

阿林奇在 内 阁 会议后 的记
者 会 上 表 示 ，23日 发 生 在 土
耳 其 东 南 部 的 7.2级地 震 ，已

经 造 成 2262座 建 筑 物 遭 到 损

坏 ，1300人 受 伤 。截 至 目
前 ，已 有 51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
领 导 人 向 土 耳 其 政 府 和 领 导

人 发 来 慰 问 电 。包 括 中 国 在
内 的 多 个 国 家 已 经 向 土 耳 其
提 出 ，愿意提供帮助 。

更早前 ，土耳其 内 政部长
沙 欣 说 ，此 次 地 震 已 经 造 成
264人 遇 难 ，并 有 千 余 人 受
伤 。土耳其东部 与 伊朗接壤的
凡省凡市 以及埃尔季什镇受灾
最为严重 ，有 报道称 ，这是土
耳其十年来最严重的 一次地震
灾害 。

土耳其 总理埃尔多 安 已前

往重灾 区视察 。他指 出 ，在灾

区 ，很 多农 民 的住宅是传统的
土坯房 ，这类房子在地震 中 损
毁得最为严重 。埃尔多 安在 回

到 安 卡 拉 后 ，主 持 了 内 阁 会
议 ，讨论应急措施和救灾行动 。

因 此次地震导致 的死伤人

数 ，可 能仍将 会 进 一 步增加 。
此前有分析称 ，死亡人数可能
过千。

土耳其方面已经派出 了 450

辆救护车进行营救工作 。土红

新月 会已向地震灾区提供 12891

顶帐篷、25929条毛毯、21间移

动厨房和大批食物 。大量搜救

人员和幸存者 目 前正在灾 区废

墟中紧张搜索幸存者 。

土耳其位 于 非 洲 板块和 欧

亚 板 块 的 断 层 附 近 ，经 常 发
生 地 震 。今 年 5月 19日 ，土
耳 其 西 部 发 生 里 氏 6.0级 地

震 ，造成 至 少 4人 死 亡。3月

8 日 ，土 耳其 东部埃拉泽 省 拉
考 昌 县 附 近发 生 里 氏 6.0级地

震 ，造成近 60人死 亡 ，100多
人受伤 。

在 1999年 8月 17日 ，土

耳 其 中 部 和 西 部 地 区 发 生 里

氏 7.4级 强 烈 地 震。11月 12

日 ，该 国 西 部 地 区 又 发 生 里

氏 7.2级强烈地震 。两次大地

震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

损失 ，共 有 1.8万人 丧生 ，4.3
万 多 人 伤 残 ，60万 人 无 家 可

归 ，经济损失达 200亿美元 。
（ 边 吉 ）

东京周边发现高放射性土壤
日 本 首 都 东 京 附 近 千 叶

县 一 片 区 域土 壤辐 射超 常 ，达
到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站 周 边 疏 散
区 域程度 。

检 测 显 示 ，千 叶 县 柏 市 一
块 空 地 中 ，一 片 半 径大 约 一 米
的 土 壤 辐 射 强 度 达 每 小 时
57.5毫 希 沃 特 ，土 壤 上 方 1米
高 度 辐 射 强 度 为 每 小 时 2毫
希沃特 。

日 本 政 府 制 订 的 疏 散 标
准为 每小 时 20毫希 沃特 。

这 片 空 地 距 福 岛 第 一 核

电 站大约 200公里 。

一 名 当 地 官 员 24日 告 诉

记 者 ，当 局 用 河 沙和 塑料布 覆
盖 这 片 土 地 ，“已 降 低 空 气 中
的辐射强度”。

日 本 文 部 科 学 省 一 些 检
查 人 员 推 断 ，含 放 射性铯元素
的 雨 水 从排水道 泄漏 ，集 中 在
这 片 区 域 ，导 致 辐 射 强 度 升
高 。

当 地 政 府 定 于 24日 与 日

本政府 官 员 会 商 ，讨 论解决方
案 。　（新 华 ）

利执政当局宣布将于两周内成立过渡政府

利 比 亚 “全 国 过 渡 委 员

会 ”主 席 贾 利 勒 24日 表 示 ，

执 政 当 局 计 划 在 两 周 内 组 建
过 渡 政 府 ，并 承 诺 对 卡 扎 菲
的死 因 进行调查 。

贾 利 勒 在班加西举办的新
闻发布会上说：“我们已就（组
建新政府）的 问题展开对话 ，这
项工作不会耗时一个月 ，我们

将在 两个星 期 内 完成。”
贾 利 勒还说：“为 响应 国

际 社 会 的 呼 声 ，我 们 已经 任
命 一 个 委 员 会 负 责 调 查 卡 扎

菲 在 被 捕 时 死 亡 的 具 体 情

况。”

对西方 国家 23日 强调称对

新的利 比亚政府会否根据伊斯

兰教法治 国持有疑虑 ，贾 利勒

保 证 说 ，利 比 亚 仍 将 是 一 个

“ 温和的”伊斯兰国家 。

他 说：“我愿意 向 国 际社

会 做 出 保 证 ，即 我 们 利 比 亚

人 虽 然 是 穆 斯 林 ，但 我 们 是

温和 的穆斯林。”

贾 利 勒还说 ，临 时政府总
理 贾 布 里 勒 22日 宣 布 辞 职

后 ，当 局 下 周 将 讨 论 领 导 新
政府的 人选 。

关于 “过渡委 ”执行委 员

会 石 油和 财政部 长 阿 里 ·塔古

尼 是 否 会 成 为 贾 布 里 勒 的 继

任 者 ，贾 利 勒 说 ，塔 古 尼 表
现 出 色 ，但 “现 在 谈 论 这 一

问题为 时 尚 早”。

利 比 亚 执 政 当 局 23日 在

班 加 西 宣 布 全 国 解 放 ，称 利
比 亚 人 民 的 未 来 将 由 他 们 自

己 创造 。
（ 钟 欣 ）

英议会否决“脱离欧盟全 民公决”动议
英 国 议 会 下 院 24日 晚 10

点 就 61名 保 守 党 议 员 提 出 的
“ 支 持 英 国脱 离 欧盟 进 行 全 民
公 决 ”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结 果
以 483票 反 对 ，111票 赞 成 否
决 了 该 动 议 。尽 管 这 一 结 果
在 意 料 之 中 ，但 卡 梅 伦 已 经
遭 遇 自 上 任 以 来 党 内 最 大 规
模的 “反叛 ”挑战 。

此 前 一 网 站 收 集 了 超 过
1 0万 个 签 名 ，要 求 就 英 国 是

否 脱 离 欧 盟 进 行 全 民 公 决 。
一 名 保 守 党 议 员 提 出 动 议 ，
要 求 在 2013年 5月 之 前 进 行
全 民 公 决 ，对 三 个 选 项——
“ 保持 现状 、脱 离 欧盟 、重新
考 虑 在 欧 盟 中 的 地 位 ”进 行
投 票 。尽 管 三 大 党 党 首 均 对
公 决 表 示 反 对 ，但 保 守 党 内
依 然 有 61名 议 员 签 名 支 持 在
议 会 内 就 此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
保 守 党 党 首 卡 梅 伦 遭 到 其 上

任 以 来 党 内 最 大 规 模 的 “反
叛 ”挑战 。

在 24日 晚 表 决 前 的 议 会
辩 论 伊 始 ，卡 梅 伦 就 表 示 ，
目 前 欧 洲 正 面 临 经 济 危 机 ，
这 是 一 个 错 误 的 表 决 时 机 ，
也 是 错 误 的 方 式 ，英 国 国 家
利 益 是 欧 盟 利 益 的 一 部 分 。
他 希 望 英 国 能 够 继 续 留 在 欧
盟 内 ，并 向 欧 盟 争 取 更 多 的
权 利 。他 说 ，当 你 的 邻 居 家

失 火 后 ，你 应 该 去 帮 助 扑 灭
火 焰 ，而 非 选 择 离 开 ，让 大
火烧到 自 己 家 。

随 后 经 过 5个 小 时 的 辩

论 ，议 会 在 表 决 中 最终 以 483
票 反 对 ，111票 赞 成 否 决 了 该
动 议 。虽 然 卡 梅 伦 取 得 了 对

党 内 反 对 力 量 的 胜 利 ，但 自
其 上 任 以 来 保 守 党 内 的 最 大

分 裂 已 经 公 之 于 众 ，卡 梅 伦
对 欧 盟 的 承 诺 以 及 个 人 权 威

均遭到质疑 。

在 欧 盟 问 题 上 ，卡 梅 伦
可 谓 “两 头 不讨好”。在 23日

出 席 欧 盟 领 导 人 会 议 时 ，卡
梅 伦 即 与 法 国 总 统 萨 科 奇 发

生 严 重 冲 突 。萨 科 奇 对 卡 梅

伦 不 愿 意 加 入 欧 元 区 ，却 对
欧 元 问 题 “指 手 画 脚 ”表 达

不 满 ，并 称 “对 你 的 指 责 和

教 训 我们 感 到 恶 心”，让 卡梅
伦 “闭 嘴”。　（魏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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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根廷现任女总统 、

阿根 廷执政联盟候选人

克里斯蒂娜 ·费尔南德斯

当 地时 间 23日 在大选 中

获得压倒性胜出 ，她在庆
祝 自 己 连任成功 的 同 时

展露感性的一面 ，深情回

忆 亡 夫兼 阿根 廷 前总统

内斯托尔 ·基什内尔 。

据报道 ，由 于近年来
阿根廷经济蓬勃发展 ，加
上 费尔 南 德斯 的丈 夫兼

前总统基什 内 尔逝世 一

年 ，民众 同情心助长支持
率 ，这都对费尔南德斯的
连任有利 。

部分计票结果显示 ，

费 尔 南 德斯得票 率超过

53%，获得压倒性支持率 ，
显 示她成功 连任 阿 根 廷

总统 。

报道指 ，得悉获胜的
消息后 ，这位中 间偏左的
女性政治家在首 都布 宜

诺斯艾 利 斯发表 了 不无

感性的演说 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粉红色总
统府前广场 ，挤满了聆听总统演说的群众 。

现年58岁 的费尔南德斯含泪对数以千

计的支持者表示 ，“我是阿根廷首位连任成
功的女总统 ，我没有遗憾了”。“得票率令我
无 比感动 ，也无限感激。”她说 ，“假使我们
在两年前说这个数字（得票率）是有可能的 ，
人们会说我们疯了。”

费尔南德斯说：“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，

但如果有人在 2003年之前看过这个国家 ，
他们会了解 ，我们有多大的进步。”

费尔南德斯在演说中不断提及她 已逝

的丈夫兼 阿根廷前任总统基什 内 尔 ，并表

示 ，“他此刻与我同在”。她同时也感谢一连
串拉丁美洲领导人的支持 ，包括委内瑞拉总

统查韦斯及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 。

据介绍 ，费尔南德斯的亡夫基什内尔在
2003年至 2007年 间任阿根廷总统 ，于 2010
年 10月 突发心脏病去世。费尔南德斯则在

2007年从丈夫手中接过总统职位 。　（宗合）


